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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旷野（外一首）

林绍海

很早以前，唱过一首歌《春天
在哪里》：“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
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
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春天向你招手，等你去赏，盼
你共舞。春日赏花，给我们的印
象，自是人动花不动。

是这样吗？其实，也有花动人
不动的时候。

如果能穿越时空的话，我最想
去宋朝看看。

宋朝的春天，不仅在那青翠的
山林里，也在悠悠卖花声里，在颤
巍巍的卖花担上。宋朝的春天是
移动的 ，是 长 了 脚 的 。 宋 朝 的
花 不 只 是 有 香 气 ，还 是 有 声 音
的。这声音，不分贵贱，平民百
姓可以听得到，那些高官仕宦也
能听得到。王安石曾留诗：“匆
匆 殿 下 催 分 首 ，扰 扰 宫 前 听 卖
花 。”宫 廷 与 市 井 ，只 有 一 墙 之
隔，那正是宋代特有的生活气息。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卖花”
“买花”，从唐代就开始了。到了
宋朝，种花养花更加大众化，加之
宋朝又盛行插花、簪花。尤其是

“簪花”，无论男女老少，地位尊贵
卑贱，皆以簪花为荣。不说别人，
单说那宋徽宗赵佶，每次出游都

“御裹小帽，簪花，乘马。”潇洒不
羁的苏东坡，更是在酩酊大醉后
将鲜花插满了头，并留下这样一
首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
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
里珠帘半上钩。”

在宋代，卖花之事更加盛行。
挑春卖花，想想都浪漫。挑春二
字，最是耐人寻味：担子上，挑着
的不仅是花，更是整个春天。春
天，就在卖花人的花担上，流淌
着，在街巷里穿梭，在城市里流
动。如果少了卖花人，那春天还
真不知道要寂寞多少？那一副副
花担，或许就构成了宋朝时人间
烟火的独特风韵，那可真是一场
流动的视觉与嗅觉盛宴。

一个春日清晨，如同平时一
样，有人买了一朵花。这本是天
天上演的一件普通事。但买花的
人不一般，她是李清照，于是不一
般的事情发生了。

李清照见卖花担上鲜花带露，
如目含情，泪水盈盈处，朝霞明
艳，于是便“买得一枝春欲放”。
买得花后，她把花斜簪在鬓际，来
到丈夫面前，让他比较一番，到底
是花美还是人美：“怕郎猜道，奴
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
教郎比并看。”一曲《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就这样千百年流传，让
我们看到了宋朝的浪漫。

卖花人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
视觉和嗅觉上的享受，还有听觉
上的独特美感，那就是卖花声。

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诗中
有这样两句诗：“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小楼一夜
听春雨，暗含一夜难眠，万千情

怀，伴淅淅雨声，涌上心头；而清
晨，小巷深处一声清脆的卖花的
吆喝声悠悠传来，一下子打破了
时空的概念，让人有一种如临其
境之感。

宋朝时的卖花声，其悠然雅
韵，超乎我们的想象，可以称作
是“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
听管弦”。

不仅仅是卖花声，在宋朝，凡
是叫卖之声，都很特别。

宋人把叫卖声称为“吟叫百
端”，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
中说：“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
其吟哦俱不同。”商贾们已将叫卖
之声升华成一种艺术化的声音广
告，他们自己也成了商市上的行
吟者。在众多叫卖声中，卖花声
无疑是最具美感的一类。

宋 代 的 卖 花 声 ，到 底 有 多
美 ？ 宋 代 孟 元 老 的《东 京 梦 华
录》卷 七 中 有 段 对 卖 花 声 的 描
述：“是月季春，万花烂熳，牡丹
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
花 者 以 马 头 竹 蓝 铺 排 ，歌 叫 之
声，清奇可听。”

卖花声好听，至南宋发展为
专门技艺，为“瓦舍众伎”之一。
有音乐天赋的卖花人，将市井诸
色歌吟卖物之声，合采宫调而引
入流行曲调，遂演化为《卖花声》
的词牌名。

卖花声不仅别具风韵，而且很
有穿透力，就算隔着高墙，也能传
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
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传来，
不知打动了多少人。宋代戴东老
的《春日田园杂兴三首》里，还描
绘了当时人们模仿卖花者叫卖声
的情景：“谁家子女群喧笑，竞学
卖花吟叫声。”

要说描写卖花声最具有场面
感的，有一首词，是被称为“樱桃
进士”的蒋捷所写的《昭君怨·卖
花人》。蒋捷在这首词写了日常
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担子挑春虽
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
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
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卖花声延续到元代，诗人仇远
在《小秦王·眼溜秋潢脸晕霞》写
道：“眼溜秋潢脸晕霞。宝钗斜压
两盘鸦。分明认得萧郎是，佯凭阑
干唤卖花。”仔细品读，这是描写
一位热恋中的女孩，明明看到了
自己的情郎，却又不好意思直接
开口叫他。恰在此时，有卖花声
传来。也许卖花人离此还远着，
管它呢，女孩就此倚靠在阑干上，
假装呼唤着卖花人。其实，她哪
里是要买花，不过是要让自己的
声音传递出去，好让情郎听到。

卖花声直到现代还是余音未
息，老舍在赠友人的诗里，也出现
过卖花声：“君到长安春似海，卖
花声里燕初来。”

宋朝的卖花声啊，真让人向
往。读诗看画，我们还能在对历
史的回望中，听那卖花声的回响。

上春山
魏青梅

春来无事，只为花忙。忙着拆读一
封封花信，忙着奔赴一场场花开的盛
宴。那日，我在河边的杏花树下伫立，看
枝头繁花似锦，如云霞堆雪。一阵风过，
水面落花逐流，宛如一首首写就的诗
篇。春风顺便捎来了罗山的花讯，轻轻
邀我，共赴春山。

我是披着晨雾入山的，空谷寂寂，无
人可与花语。其实，欣赏春山如画的最
佳角度，往往在山下远眺。如霞似锦的
映山红、灿若碎金的连翘、苍翠欲滴的青
松，三种色彩交织辉映，视觉效果堪称绝
美。这罗山，莫非是请了神笔马良，才绘
就如此动人的春山图？

踩着蜿蜒的石径步步登高，总有三
两花枝调皮地轻扯衣襟。我轻笑，原以
为“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谁知映
山红与连翘花如此霸道——花开时节，
不容绿叶抢夺风头；待花期一过，便玩
起隐身术，疯长的绿叶成了花儿的保护
伞。不信？待到夏日再来，你一准傻傻
认不出。

在罗山，映山红有个动听的名字
——金彩虹。姥姥曾讲过关于它的神
话：古时，罗山深处住着一对小夫妻。为
躲避无赖纠缠，丈夫带着貌美如花的妻
子金彩虹，背井离乡，隐居于此。彩虹从
不出山，终日织布绣花，丈夫独自下山赶
集卖布。为多换银两，彩虹采来各色鲜
花染线，织出的布匹绚丽多彩，绣出的蝴
蝶羽翅轻颤，栩栩如生，因此，价虽高却
极抢手。好手艺终究难藏，山下财主闻
之寝食难安，一心想要强抢彩虹。一日，
丈夫归山时，财主派家丁尾随，见其穿过
一片粉紫花丛后消失不见，便做下记
号。次日，财主率众上山抢人，却遍寻无
果。原来，丈夫察觉被跟踪，知难逃劫
难，归家与妻子抱头痛哭。夜深，彩虹取
出最绚烂的一匹布，奔至花海，以布自
尽。丈夫赶来，悲痛欲绝，拽着布的另一
端，与爱妻紧紧缠绕在一起。他们的爱
情感动织女，求王母将金彩虹化作花仙，
每年春日在罗山绽放；丈夫则化为绿叶，
在暗中托举花朵，花谢后蓬勃生长，默默
相守。

我缓步花丛，看露珠温柔地从花瓣
滚落花蕊，听花儿窃窃私语，百鸟鸣春，
悠扬如歌。罗山鸟鸣不绝，杜鹃、百灵、
画眉……我却分不清谁是谁。我静静等
待太阳，等它慢悠悠爬上东山坡。远山
渐亮，层峦叠嶂被描上金边。一眨眼，一
缕阳光穿过松林，洒满山野，花儿顷刻焕
发生机。映山红的粉紫、连翘的金黄，在
逆光下如半透明的霓裳羽衣。微风拂
过，花瓣轻颤，仿若仙子翩翩起舞。青松
如守护神，静立一旁。空山幽静，我是唯
一的春山客，鲜花为我舞，百鸟为我歌。
独享世间至美，竟生出一丝暴殄天物的
愧疚。

山下传来阵阵笑语，赏花人结伴而
来，罗山顿添热闹。我也该下山了。与花
儿合影，轻声相约：明年再见。

风物咏风物咏

乡间的风是自由的
只管赶路，不问归途

风过之处，每一寸荒芜
都蒸腾着破土的温度

那些无家可归的稻草人啊
如果没有风的眷顾
你会失落，凄冷孤独

一亩三分地

我有一亩三分地
东隅，种日月
西畴，种生活

中间凹凸处
一半种诗行
一半种乡愁

最瘠薄的那部分
种半生沧桑
种一生风骨

三月春风
黄克庆

风穿过街巷
捎来了一封信
没有落款
只有暖意涌动

轻轻拂开冰封的日子
枝头开始松动
泥土醒了
青草的嫩芽探头
那些沉睡一冬的往事
被柔情唤醒

慢慢舒展
你不慌不忙
掠过屋檐
越过山冈
把希望写进每一寸光阴

你告诉世界
寒冷终将退场
春天从不失约


